
乔千岁把那只切了指头的手
在嘴里含了一下，尔后又重新放在
赌桌上，从容不迫地说：一指够吗？

这还是个毛孩子呀？众人小声
议论说：邪！见血了。果然见血了。

木瓜的脸色变了，他的脸很
大，白了好久……片刻，像萎了的
倭瓜一样，终于说：我输了。

后来木瓜脸上有些挂不住，多
次给人解释说，他不是怕。他会怕
一个毛孩子吗？他知道那东西邪
性，勾人的魂，是故意输给他的。

自此，“断指乔”的绰号就喊
出来了。

“断指乔”是靠着三把柳叶刀
行走天下的。他原来只有一把刀，
后来他把那个“宝器”押给了镇上
的铁匠铺的伙计，又换了两把。这
就怪了，那宝器刚到铁匠铺的伙计
手里，第二天伙计抡大锤时就砸掉
了三个脚指头！你说邪不？可当
那东西又重新回到“断指乔”手里
的时候，他却安然无恙。

十七岁那年，“断指乔”独自
一人做了一单大活儿。在三十里
外的骆驼沟，他把往禹州贩药材
的驮队给抢了。这就像是蚍蜉
撼大树，他居然成功了。

这也算巧了，他先是治住了
那贩药材的掌柜。掌柜的正蹲在
野地里拉屎，裤子褪在腿上，露着
一个大白屁股。这时一把柳叶刀
放在了他的脖子上，凉凉的。掌
柜的说：别乱。

可是，当掌柜的扭过头时，看
见的却是一块黑布蒙住的脸，还有
那刀。那刀架在脖子上，寒嗖嗖
的。“断指乔”说：提上裤子，跟我
走。掌柜的就乖乖地跟他走，边走
边说：好汉，有话好说。“断指乔”
问，贩的啥？掌柜的说：药材，是大
黄、连翘。“断指乔”说：要钱还是要
命？掌柜的说：要命。要命。

那时候，驮队正在打尖，看见
掌柜的提着裤子过来了，后边跟
一人。正诧异呢，只听“日儿”一
声，一把柳叶刀飞出去，正中那黑
驴的眼，黑驴猛地一窜，“訇”一声
倒下了！

“断指乔”这一手已练了很多
年了。他对那掌柜的说，那黑驴
就是榜样。你要是想活，就别让
他们过来。

掌柜的摆着手说：别过来，都
别过来。

“断指乔”说：告诉他们，把褡裢

留下。药材我不要你的，赶紧走。
等他们走出一里地，我就放了你。

掌柜的带着哭腔说：好汉，你
说话可要算话呀！

“断指乔”用刀拍拍他的脖
子，说：放心。

临分手时，“断指乔”再一次
次拍了拍掌柜的脖子，说：谢了。
这坨好肉，你好好留着吧。那掌
柜的竟哭了。

“断指乔”这单活儿做得漂
亮，虽然才挣了一百多两银子，但
名声很响。他的胆子太大了，劫
的是一个驮队。

经过这一次，“断指乔”名声
大震。那面小圆镜子，他也从铁
匠铺里赎回来了。人一出名，就
有了追随者。“断指乔”从此就干
起了结伙绑票的营生。

这块土地上，自古讲的是一
个“孝”字。“断指乔”也是孝子，每
次从镇上回来，他都会给姥姥捎
上一盘用荷叶包的油煎包子。直
到有一天，他吃了一次霜糖豆腐
之后，就打起康家店的主意。

三
从花家寨往上走，是一丘陵，

叫落凤台。落凤台上有一座小庙。

这庙时间长了，说不清来历，
只有几间房，孤零零地建在风口
上。敬的神也有些怪异，是敬黄
大仙的，叫“仙爷庙”。传说，黄大
仙是穷人的财神，它要是看上哪
家了，会趁着夜色偷偷地往你家
运银子。大约黄仙不是正神，香
火不旺，就一日日凋敝了。

这地方本就有些偏僻，四处
都是沟壑，如今只剩下一个空空
的庙台，就成了土匪们交换“肉
票”的地方了。

“肉票”康悔文就在庙台后边
的地窖里关着。康悔文是半夜里
从一个村子的牲口屋里弄过来
的。他先是被蒙着眼，什么也看
不见，当眼罩被摘去之后，又是咕
咚一声，他就掉下来了。洞很深，
屁股很疼。

睁开眼来，康悔文第一次觉
得自己成了一只老鼠，而且是一
只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老
鼠。窖里很黑，黑得就像是脑袋
里绷着的一根墨弦，那弦蹦蹦响
着，眼看就要断了；又像是蠓虫，
密密麻麻的蠓虫在眼前飞；还像
是一团一团的黑火，那黑绿色的
火苗在心里一訇一訇地烧着，烧
出一股狐狸的气味。过一会儿，
他饿了，很饿。可眼前却是一片
漆黑。他斜靠在黑乎乎的洞壁
上，前心后心饿成了一张饼……
就这么想着想着，他睡过去了。

可当他睁开眼时，他却看到
了极为恐怖的一张脸，这不是“黄
公公”，是一张薄荷脸。

在洞穴里，他仍然记得那天
傍晚的情景，他刚从仓署里走出
来，突然就被人拦腰抱住了，一只
手还捂着他的嘴，很快他就被人装
进了一个麻袋里，放在一辆独轮车
上推走了。也不知走了多远，当他
昏昏沉沉地被放出来时，已是深夜
了。于是，他看到了这张薄荷脸。
这张脸又凶又凉，像刀片一样。这
人说：小哥，你家的霜糖豆腐很好
吃。这人又说：不要怕，只要你家
里肯出钱，你就可以回去了。康悔
文很怕，可他没有办法。望着他，
倒让“断指乔”吓了一跳：你还笑？
其实，他没有笑。后来，这张脸给
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真的把
他吓出病来了。

这天，时近午时，仓爷和周亭
兰骑着驴赶到了。两人在离落凤
台一里远的地方被蒙上眼，尔后
带到了仙爷庙里。

当两人被取下蒙在眼上的黑
布时，就见一穿黑衣黑裤、脸上蒙
着黑罩的人在庙台上的神位上坐
着，这人就是“断指乔”了。

“断指乔”手里玩着那柄小圆
镜子，趁着烛光，他手里镜子的反
光一一照在庙里扯着的一根绳子

上，绳子上拴着一个个风干了的
手指头。指头黑污污的，只有那
指甲是亮着的。他说：看见了吗，
这是吴掌柜的，这是孙掌柜的，这
是马掌柜的……尔后说：叶麻儿
（钱）带了吗？

周亭兰不知道什么是“叶麻
儿”，她愣愣地望着那些拴在绳上
的指头。

仓爷接过话头，说：带来了。
人呢？

“断指乔”说：爽快。接着，他
刚要说什么，突然瞄了仓爷一眼，
又一眼，说：是仓爷吧？

仓爷抬起头，看了“断指乔”
一眼，心里诧异，应道：是在下。

“断指乔”说：我还知道，你养
了一只白公公。

仓爷点点头，说：不错。
“断指乔”说：既然是仓爷，失

礼了。我曾经得到过你的恩惠。
仓爷迟疑了一下，说：不会

吧？
“断指乔”说：那年发水，我跟

姥姥出来要饭。在仓署的晒场上，
你给我一块馍，还记得吗？

仓爷想了想，摇摇头
说：不记得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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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阳 (今河南孟州) 人韩愈，虽然
生于官宦之家，却是个苦命的娃。父
母去世得早，由兄嫂抚养成人。19岁
那年，韩愈信心满满地进京赶考，谁
知，科举之路异常坎坷，连考三次都落
榜了，直到 25岁才考中进士。后来，
韩愈参加吏部铨选考试，三次都没能
成功。漂泊几年后，才在京城国子监
谋得四门馆博士一职。

这年春天，韩愈回乡探亲路过华
阴县，在当地官员陪同下，登上了华
山。韩愈一回头，见四周都是悬崖峭
壁万丈深渊，顿时吓得心惊胆战，号啕
大哭，觉得自己回不去了，就哆哆嗦嗦
地写下遗书。华阴县令听说后，赶紧
召集一大帮猎户，硬是将吓到虚脱的
韩大人抬下了山。

韩愈华山投书，一时传为笑柄。
然而历史上的韩愈，却是以“胆气奇
伟”著称的。

贞元十九年 (803 年)，关中地区
大旱，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饿殍
遍地。然而，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
谎报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胆气冲天，上
《论天旱人饥状》疏，列举京城“弃子逐
妻以求口食”的惨状，建议免除百姓当
年的租税。结果韩愈反遭谗害，被贬
到四千里外的阳山。

登山吓哭的韩愈，到了战场上，却
猛如狮虎。淮西平叛时，韩愈以行军
司马身份，随宰相裴度出征。当双方

激战正酣时，韩愈勘察后发现，吴元济
把精兵强将都调到北线郾城方向，老
巢蔡州兵力空虚，便向裴度建议：愿领
精兵三千，奇袭蔡州。就在裴度犹豫
之际，唐军大将李愬雪夜入蔡州，一战
成名。李愬的成功，印证了韩愈的计
策可行！此后，韩愈再次献计，顺利收
服了镇州王承宗。韩愈心中得意，便
作诗一首：“龙疲虎困川原割，亿万苍
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诚一
掷赌乾坤。”不久，唐军班师回朝。韩
愈因为军功，荣升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51岁，
本来可以不惹事等退休了，谁知又出
了岔子。唐宪宗为了祈求长寿，决定
恭请法门寺供奉的佛骨进京，接受臣
民瞻仰。一时间，上行下效，长安城里
掀起了一场近乎疯狂的礼佛热潮。官
员叩头献财，民众杀子献女。韩愈一
看，这还了得，急忙上《论佛骨表》劝
谏，言辞甚为激烈。唐宪宗看到奏疏，
气得手抖肝颤，要用极刑处死韩愈。
幸亏众人求情，韩愈才逃过一劫，被发
配潮州。行至蓝田时，漫天大雪，阻塞
道路，韩愈写下“欲为圣明除弊事，肯
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
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送给侄儿韩
湘。这个韩湘，就是后来成为八仙之
一的韩湘子。

几年后，韩愈奉召回京，担任国
子监祭酒、兵部侍郎。一天，韩愈在
朝堂上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部将王

廷凑杀了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自任代
理，向朝廷索要节钺，要求转正。朝
廷因为无力镇压，只得答应王廷凑的
要求，并任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去宣
旨安抚。当时，韩愈年过半百，已是
须发皆白的老人了。文武百官都替
他捏着一把汗，穆宗皇帝也后悔让他
前去。没想到，韩愈却大义凛然，认
为“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之理，反
而走得更快了。唯恐耽误了时间，又
闹出一场“安史之乱”。抵达镇州后，
面对刀剑出鞘的士兵，韩愈面不改
色，一番道理，说得王廷凑痛哭流涕，
真心归顺。返程时，韩愈心情极佳：

“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
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
归。”因为平乱有功，韩愈升任吏部侍
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功成名就之后，韩愈不忘提携后
辈，扶持英才。韩门弟子中的张籍，
年龄比韩愈还大两岁，却甘拜韩愈为
师。向有鬼才之称的李贺，凭借一首
《雁门太守行》，深得韩愈好评。他本
可早登科第，不料应考之时，荒唐的
主考却认为李贺当避父讳，终生不得
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听说后，大为愤
怒，当即写下《讳辩》一文，为李贺据
理力争。还有贾岛，有一回，贾岛一
边骑驴，一边纠结“僧敲月下门”还是

“僧推月下门”，不知不觉中，撞了韩
愈的仪仗。韩愈不但不生气，还予以
指点，作诗称赞贾岛：“孟郊死葬北邙

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道
绝，再生贾岛在人间。”韩愈的诗，气
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有
一种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当
时有人看不起李白和杜甫，出言张
狂。韩愈气不过，愤然写诗，以正视
听：“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
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

韩愈的胆气，到了文坛，就是一场
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当时盛行的
是骈体文，文风奢靡，华而不实。韩愈
早就看不惯了，他认为，文章要反映现
实，“不平则鸣”。于是他披挂上阵，写
下振聋发聩的《师说》，勇敢地发出“弟
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呐
喊；又写下《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
《马说》《祭十二郎文》等“文力雄健，立
词措意有班（班固）马（司马迁）之风”
的雄文，宣扬他的文学主张。韩愈所
倡导的“文艺复兴”，对后世散文创作，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韩愈因而也
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于
长安，终年57岁。韩愈墓园位于孟州
市城西韩庄村北的半岭坡上。北望太
行，南临黄河，是风景幽美之地。

两百多年后，苏轼被贬岭南，途经
潮州时，特意拜访了韩公祠。他凝视
韩愈雕像良久，喟然赞道：“文起八代
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
而勇夺三军之帅。”

百姓记事

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摄影摄影）） 吴建国吴建国

王阳明是一位深通兵法的军
事天才，以文官掌兵符，上马治
军，下马治民，集文韬武略于一
身。多次在国家出现内乱的危急
关头挺身而出，平叛止乱。做事
智敏、用兵神速、护国安民、力挽
狂澜，堪称国士无双。闲时摘冠
卸甲，他又摇身一变，成了诗文高
手、书法大家，其隽永文辞与潇洒
翰墨流传至今。但真正让他为世
人称颂的，则是他的另一重身份
——宗师级的思想巨匠。王阳明
提倡“知行合一”，集陆九渊心学
之大成，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
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他的学

说思想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
想，彻底改变了明代中叶以后中
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体格局，其
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
及东南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
伟大哲学。

本书以正史和野史资料为依
据，力求用故事情节来演绎王阳
明的一生：家庭、幼年、游历、应
试、被贬、悟道、讲学、剿匪、平逆
……希望读者能和他同悲共喜，
看叛逆少年，官场愤青如何成长
为心怀家国、功勋卓著的千古第
一人！全面了解他的成功轨迹，
进而真正明了阳明心学的精髓。

新书架

♣ 孟斜阳

《王阳明传》：全面了解王阳明的成功轨迹

单元门前有一只灰白相间的花
猫，经常在灌木丛中出没。饿了，跑垃
圾箱边扒吃的；渴了，到草地的水管头
上舔水喝。儿子见状感慨：“生活都不
容易呀！”于是我们经常将家里的饭
菜，带一点给花猫吃。起初，花猫见人
就躲。久之，一见到我们就蹿出来甩
着尾巴“喵喵”叫，要吃的。再往后，竟
然允许我们靠近它，甚至捋它的毛，它
也做出很萌很享受的样子了。

冬季将尽，花猫明显长胖了，还
长出了“将军肚”；懂行的邻居说：“这
是怀孕了！”适逢疫情，中午单位吃盒
饭，每次总要留一点，晚上下班带回
来给花猫吃。花猫好像也习惯了这
个饭点儿，每到我们下班，就迎上来
叫着要开饭。

入春后，有一段时间忽然不见花
猫了，我们猜想，它大概是去生小猫
了吧；但躲到什么地方去生，谁也不
知道。

大约过了个把月，花猫又在单元
门前出现了，依旧是撒娇、卖萌、要吃

的；但“将军肚”没有了，生下的小猫也
不见。于是大家揣测，小猫也许没能
成活！

“五一”节早上出门，忽见花猫带
着两只小猫在门前等候，一下子惊得
我们喜上眉梢。毫无疑问，这是花猫
的孩子！它的孩子并没有夭折，而是
之前太小不能出窝；现在，花猫把它们
带出来了！

两只小猫只有巴掌大小，一只是
灰白相间，另一只是黑白相间，柔柔弱
弱的，还没断奶，但也可以吃点猫粮了。

从此，单元门前的灌木丛就成了

花猫三口的家。花猫卧在草地上，两
个小猫要么偎依着吃奶，要么在草地
上翻滚玩耍。渐渐的，花猫开始教小
猫扑，教小猫跳，教小猫上树；有时小
猫自己也玩起追尾巴的游戏了。

小猫断奶后，我们喂食的分量也
加大了些。小猫一见我们喂食，就疯
跑过来抢吃；花猫却从不与小猫争抢，
而是蹲坐在旁边观看，让小猫先吃，尽
显做母亲的风范。花猫从不远离小
猫，即便在周围转悠，也始终将小猫纳
入视线。

进入夏季，小猫渐渐长大，花猫离

开小猫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长
了。邻居爱心泛滥，想给小猫找个人
家，把小猫抱给小区外的宠物店。第二
天晚上，黑白色的小猫竟然自己逃了回
来，不知是怎么找到路的。逃回来的小
猫没了同伴，又少了花猫的母爱，白天
夜里在灌木丛中叫。邻居又恻隐之心
大发，把另一只小猫从宠物店重新抱回
来；两只小猫别后重逢，立即亲热缠绵
在一起，恢复了往日的欢乐。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花猫已经多
日不见踪影了。我们知道，它是看小
猫渐渐长大，有意让小猫独立，离小猫
而去了。

也许这就是“喵星人”的生长轮回
吧。当初，花猫把刚会走路的小猫带
到它认为最安全、最有生活保障的地
方；现在，它又以一个母亲的情怀，把
它认为最安全、最有生活保障的地方
留给小猫，留给它的孩子，自己又去开
创新的生活，孕育新的生命了。

但愿在其他什么地方，花猫及其
孩子们仍能得到人们的保护和善待！

史海钩沉

♣ 王 剑

韩愈的胆气

母亲的风范
♣ 高玉成

郑州地理

刘之凤（1570—1641），字雝明，一字元
仪，号岐阳。明开封府中牟县人，万历四十
四年进士，历任安徽司理、湖广同考官、监察
御史、尚宝司丞、太仆寺卿、刑部侍郎，官至
刑部尚书。刘之凤为官忠贞直廉，天启年间
在御史任弹劾阉党魏忠贤开“内操”，被魏矫
旨罢官，崇祯初复启用，仍不改其性。尚书
任上，因审理荆可栋案被皇上猜忌，加之奸
臣谗毁，下狱而死。明史为其立传，并对他
的冤死深表痛惜。

刘之凤于家乡中牟德惠颇多，诸如致书河
南巡抚和中牟令重修加固县城，捐资助修书
院，请求当道减轻中牟治河捎草负担，增加中
牟科举生员名额，等等，尤其对家乡名胜牟山
情有独钟。据清嘉庆中牟教谕马铭《重修牟山
庙碑》记载：“县城北三里许牟山之侧，有庙即
牟山庙，不知肇建何代，亦莫详所祀何神……
有明刘大司寇公，刚方正直有狄梁公（狄仁杰）
风，于此庙尝加意修葺。”牟山庙也称明山庙，
又相演成村，至今刘之凤后裔仍居此村。村里
刘氏祠堂称刘公堂，就是祭祀刘之凤的。

刘之凤晚年与弟刘之鹏在牟山清风（青
峰）岭畔别墅内建八角亭名“怀二亭”，以感
念父母之恩，又寓胸怀忠孝之意，抒发其作
忠臣孝子的情怀。亭建成后，之凤请假归
乡，当时朝中同僚朋友黄道周、侯恂、陈瑸、
常自裕、贺鼎等十余人为其饯行赠诗，河南
巡抚孙传庭、邑姻亲好友名士张民表等也为
其赋诗甚多。或赞其人忠孝，或颂其兄弟英
才，或称其牟山别墅名亭之雅，其中不乏佳
诗好句。孙传庭《刘岐阳大司寇归牟山怀二
亭》诗曰：“借隐风高旧鹿车，循陔新筑意何
如？每看南极星光回，长忆西山日影余。较
雨墒晴维倚仗，评花课竹总遗书。元臣早晚
缴恩放，漫指浮云怀卜居。”其他诗人的佳
句，如“几回青锁孤臣梦，一卷南陔孝子风 ”

“此怀何处写，千古在牟山”等皆典雅可读，
令人想见刘之凤的为人。

刘氏牟山怀二亭不知何时毁弃，今已杳
不可闻。但翻看中牟旧县志，在艺文中记载
刘之凤的文字与咏怀二亭的诗篇最显突出
厚重。如今，中牟在历史文化名村明山庙村
西北处再造牟山，建成湿地公园，又成为郑
汴之间的风景名胜。我想，若是能在牟山公
园最佳处，设计恢复刘公亭，镌刻之凤功德
生平与名人诗赋于其旁，让今人得以缅怀中
牟先贤，领略牟山文化，该多好啊！

登飞来峰登飞来峰（（书法书法）） 行行 深深

刘之凤与牟山
♣ 娄继周

知味

盐的白
♣ 潘新日

我终于看清了盐的真面目，淡时，
索然无味；咸时，尖厉苦涩。只有适
中，方可如心，兼得美味佳肴。人与
盐，相互依存，属生死之交。

人生百味，酸、甜、苦、辣、咸居首，
咸是五味的阵脚，没有盐的日子，是苍
白的，是淡潎的、是无味的……

盐，撑起人的一架骨头，养着顶天
立地的精气神。

老人们闲聊，总爱回忆缺盐的时
代。再壮的汉子，成天见不到盐，腿就
肿，浑身无力，脸色苍白。盐一跟上，
人立马就变，力气看得见。

我母亲做饭的灶台上，永远放着
一个脱了皮的陶罐。夏天，盐的汗从
陶罐里沁出来，一滴一滴地倾诉着岁
月的艰辛。我不看陶罐的风化，那份
颓废老有破碎的错觉，我在意的，是陶
罐里一粒粒正方形的大大的盐籽子。
炒菜时，好难掌握，不是淡，就是咸。

这些盐，都是母亲在街上的代销
店买回来的，我至今记得那个秃顶的
售货员手提一杆秤称盐的情景。大盐
籽子在秤盘上眨着眼睛，都有一颗晶
莹心。这是我小时候的盐，透过晶体，
还可以看见盐里面的杂质。

我经常可以看见大人们用擀面杖
或碗在案板上擀盐，呲呲啦啦的声音，
有点刺心。我擀不动，盐籽子太硬
了。祖母也不擀，她喜欢把盐放在水
里化掉，之后去掉碗底的杂质，把化掉
的盐水在锅里熬，水熬干了，就剩下碎
末一样的盐。这样脱胎换骨的盐，好
用，也干净，被祖母称作放心盐。

好多人都想这样熬盐，可大人们
忙啊！没有时间，就图省事，简单地把
盐研碎了事。我庆幸自己看见过盐的
旧身影，用了几千年的老样子。好多
人，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眼里的
盐，一直都是如今白花花的样子，洁白
得像雪。

我听说旧时的监狱里伙食很差，
盐味很淡，不是舍不得放盐，是不能多
放，盐味重了，犯人的身体就肿，还要
喝洋油来治，挺麻烦的。盐味淡点，一
切都省了。当然，我没有求证，只是听
说，盐的透明心在此体现出了作用。

一直以来，盐都是统管的。我上
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加碘食盐的
好处，说人吃了不加碘盐，会得一种粗
脖子的病。那时候，盐有两种身份，加
碘的，洁白如雪；没加碘的，晶莹剔透。

过渡是需要时间的。盐，也是。
不用强制，用着用着，白糖一样的盐就
受到青睐，延续了几千年的老盐籽子，
便从人们的身边消失了。

盐，变成了雪，在人们的心底下
着……

如今，盐的品种一下子多了起
来，好像是刚刚才被发现的。其实不
然，四川、河南的井盐，很多都是上百
年的老井出的；海边的海盐，有些盐
田有上千年的历史；青海等地的湖
盐，盐田也古老得说不清。但凭我们
的常识，觉得盐都一样，市场上卖的，
都是一个样子。

商家总是喜欢故弄玄虚，故意地
引导消费，那些专家，一会说加碘的盐
好，一会儿说不加碘的盐好，盐的品种
就多起来，加碘的，原味的海盐、井盐、
湖盐。不变的，是盐的白。

盐，是跟着人走的。一代一代地
走，人年轻，盐年轻；人老了，盐也老
了。人年轻时，盐是汗水，是力气；人
老了，盐是生命，是一把老骨头；人死
了，盐，是一把骨灰……

我终于明白，世世代代，盐的白，
照亮了人间。


